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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眼睛（小说）

□袁金泉

母亲的朱家阿哥（小说）

□语风行者

情诗十四行
(手工诗坊诗选)

曙光社区的“小飞哥”（特写）

□顾 曦

午后的秋阳，浓茶一样酽，弥
漫着一股特有的蔗糖味道。

我的母亲还是个五岁的小姑
娘，五岁的小姑娘已经开始懂得
打扮自己，她跟七岁的大姨在外
婆家门口的河沟边，摘牵牛花插
鬓角。这个季节的牵牛花跟这个
季节的野果子一样，到处都是。
大姨喜欢红色的，我母亲喜欢蓝
色的。顶着一头红色牵牛花的大
姨问我母亲：“看，我像不像新娘
子？”我母亲说：“如果我说像，你
给水果糖吃？”大姨从一棵野茄子
树上摘了许多红色的果子给我母
亲说：“给，多吃一点呀！”我母亲
咯咯咯地笑了。

我大姨叫蕙儿，我母亲叫芬
芬。七岁的大姨，已经显出美人
儿的胚段儿。可惜人家前年送的

衣服不仅小，而且破得连补丁都
无法打了，遮不住多少内容。我
母亲的衣服跟我大姨比起来，好
不到哪里去。

几个在山野里被野果子撑
圆肚皮的捣蛋鬼从她们身边经
过。这群浑小子，大的十四五
岁，小的十来岁。一个大点的
说：“蕙儿，你像新娘子！”另一个
稍微小点的，用屁股撞了一下大
点的一个，挤着眼睛坏笑着对大
的一个说：“你想做芬芬的姐夫
就明说，什么‘像新娘子’？本身
就是新娘子！”我大姨刚才还美
滋滋的，顿时脸红了，说：“狗嘴
吐不出象牙，一边去！”

大点那个说：“喝，你敢骂本
爷爷！你就是我的娘子怎么啦？
你做我娘子算我看得起你！”说完

这几个捣蛋鬼唱起顺口溜，这顺口
溜唱的是我外公和外婆：“骆光圈，
四十三，娶个媳妇儿俩铜圆，新郎新
娘拜天地，儿子跑来要麻团；骆光
圈，没得钱，一条裤子五人穿……”

我大姨和我母亲赶他们，他们
不走，吓他们，他们不怕，简直是几
贴恶性狗皮膏药，粘上去扯不下
来。两个女孩就哭了，大姨一边哭
一边还嘴。那边见美人儿哭了，更
加来劲，干脆躺到对面斜坡上，喊得
更欢。

我的外公确实是个穷光蛋，四
十三岁还没有收缘结果，人家给他
介绍了个比他大一岁的女人，他还
嫌人家是寡妇。这寡妇后来成了我
外婆。我外婆进入我外公家，带来
了朱家的孩子，一个十五岁的男孩，
虎头虎脑的，这就是我大姨和我母

亲的朱家阿哥。外公本来想等外婆
替他生了儿子，就把我的朱家舅舅改
来跟他姓，外婆却替他生了两个女
孩，再也没有生育，于是外公再也不
提替他改姓的事。我大姨和母亲就
这样“朱家阿哥朱家阿哥”地喊，一直
喊到“朱家阿哥”成为她们一辈子的
回忆。

其实成亲那天，我外公对我朱
家舅舅就另眼相看。我外公散给别
人的是水果糖，给我朱家舅舅的是
麻团。我的朱家舅舅眼馋兮兮地看
了一眼别人手里的糖，又看一眼自
己手里的麻团，再看一眼威严的他
的骆家阿爸，包着泪水花花，把麻团
塞到嘴里。

朱家舅舅勤快，每天我外公一
起床，就能看见屋檐下码好了从山
上新担回来的柴火，灶下的水缸装
满新汲的井水，我外婆在灶后做饭，
我的朱家舅舅在灶前烧火。除了秋
收季节，我外公家的饭从来都是糠
皮菜粥。朱家舅舅懂事，吃饭的时
候，起初我外公要从朱家舅舅碗里
舀一些给我大姨或者我母亲，后来
我舅舅主动舀给两个妹妹。就是这
样，我外公还嫌我舅舅“胀干饭”，要
吃垮他。好的年景，我外公还能把
自己穿旧的裤子赏赐给朱家舅舅，
遇上年成不好，朱家舅舅一年到头
就只有一条齐膝的火烧裤子，冬天
裹麻布口袋片。

吃了饭，舅舅跟我外公去上工。
工地在山脚下，抬石头，一个工分一
方。我外公个子大，力气也大。我朱
家舅舅跟我外公抬一根木杠，就是用
钢绳把石头套好，用木杠把石头抬到
指定位置。（一）

绘图 瞿溢

“小飞哥，收个快递。”
“小飞哥，我娘给我寄了腊

肉，帮我找找在哪儿？”
“小飞哥，今天元宵节，给你

带了碗汤圆，快趁热吃了。”
……
曙光社区的菜鸟驿站里，“小

飞哥”这个名字一天不知道要被
叫上多少遍。

那个被人们叫作“小飞哥”的
小伙子也总是爽快地答应着：

“您放心吧。”
“来了，马上到。”
“好的，交给我吧。”
……
小伙子叫吴鹏飞，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被居民们亲切地称
为“小飞哥”。吴鹏飞字里本来就
带个“飞”字，而他每天骑着电动
车风驰电掣地奔波，确实忙得像
在飞，加上他总是面带微笑，不论
对谁都和和气气，亲切得像邻家
小哥，因此，社区里无论男女老
幼，都喜欢喊他“小飞哥”。

每天上午八点半，吴鹏飞开
始一天的收发件工作。他每天的
接单数在1000件左右，遇到网购
旺季，有时每天的接单数达到
2000件。用吴鹏飞的话说，每天
真的要忙得起飞。

虽然他只负责曙光社区一个
菜鸟驿站工作，但服务范围内有

60 多幢居民楼，人员众多，与
2018年每天三四百的接单量相
比，现在的接单量翻了不止一倍。

“现在网上购物的人越来越
多了，连许多大爷大妈都加入
网购行列，真担心有一天会忙
不过来。”吴鹏飞脸上依旧是让
人觉得亲切的微笑，“但单子越
多，收入也多，辛苦一点也就无
所谓了。”

吴鹏飞每天要工作 12 小
时，在这12小时里，他不仅是菜
鸟驿站的快递员，还是社区里的

“百事通”。
曙光社区菜鸟驿站有个失物

招领处，居民捡到东西，会交给吴
鹏飞，他会打印个招领启事贴在
门上。他说，驿站人流量大，找到
失主的几率大。

实际上，有事找“小飞哥”帮
忙，已成了社区居民的习惯，找
人开锁，疏通管道，洗油烟机，甚
至报个驾校，居民们都喜欢找他
咨询。

社区里的李大爷孩子不在身
边，有次吃坏了肚子，捂着肚子步
履蹒跚地去买药，正好在楼道里
遇到“小飞哥”。吴鹏飞了解情况
后，火速到小区门口的药店帮李
大爷买回了药。李大爷夸他人好
心善，他笑着说：“举手之劳的事，
能帮到就好。”

吴鹏飞的付出，也收获着回
报。社区的保安大叔说：“大家伙
儿可信任‘小飞哥’了，有人想找个
工作，都问‘小飞哥’有没有什么信
息，街坊有时做了好吃的，也会捎
给他。”

吴鹏飞经常送件时正好到了饭
点，总有居民热情地留他吃饭，把他
当作亲人。

今年春节，吴鹏飞留守驿站，春
节不打烊。“许多包裹都包含了寄件
人浓浓的心意，寄托着对收件人的
思念与牵挂，当我看到居民拿到快
件时的喜悦表情，我心里也充满了

温暖。”吴鹏飞说。
五年前，吴鹏飞从老家如皋的工

厂辞职，到南通做快递业务。刚开
始，他的月收入只有三千多元，现在
已经提升到近两万元。目前他还在
曙光新村租房子居住，已准备今年交
个首付，在南通安个家。

吴鹏飞说：“虽然每天起早贪黑
很辛苦，但也有奔头，我要的幸福
没那么复杂，每天看邻里笑脸相
迎，能给他们带来方便，我也觉得
有一种归属感。只要大家信任我
这个‘小飞哥’，我就愿意一直为大
家‘飞’下去。”

“灯火阑珊的夜晚/大雪迷茫
了我的双眼/冻结了湿热的牵挂/
街角的那个女孩/对我腼腆的笑
容/在我心中融化……”

每到周末晚8点，夏欢就会
准点打开收音机，收听市电台《冬
乐读诗》节目。伴随着悠扬的音
乐，特邀嘉宾冬乐开始声情并茂
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

浑厚的嗓音、纯正的音调和
缠绵的情诗，如“磁石”般牢牢地
吸住了夏欢那颗怀春的心。

“我就是在街角书店里当营
业员的那个女孩！”坐在窗前的夏
欢，望着窗外在雪花飘洒中忽明
忽暗的路灯自言自语。

“睫毛拂去狂风/眼帘遮住暴
雨/夜晚哟/你笑了笑/一条孤独
的路从心底伸出……”

夏欢的心，每周都会随着冬
乐的朗诵而狂跳。她决定走出孤
独，去寻找这声音。

夏欢有双顾盼生姿的大眼
睛，这让市电台的男主持人惊羡
得连连夸奖：一双瞳仁剪秋水。
他告诉前来打听冬乐情况的夏欢

说，只知道冬乐是一位文学青年，
住在离市区50公里的一个小集
镇上，自己也没有见过，每周五之
前，冬乐会让城乡公共汽车司机
带一盘录音磁带到电台来。热心
的男主持人给了夏欢一个地址，
说，你可以写信给他，当然你也可
以去找他。

冬去春来。夏欢几乎每个月
都要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慕
之情。半年过去了，却没有收到
一封回信。但夏欢从每周冬乐的
朗诵中，隐约感到冬乐的激情扑
面而来，甚至感到有几回冬乐朗
诵的诗就是为她而作的。

“如果你是我眼里的一滴泪/
我就是一束没有热量的火焰/金
色的阳光/包裹一个没有了根基
的灵魂/我的爱人将照亮我的整
个世界……”

夏欢立刻给他又寄去一封
信：心在跳，火焰就有热量；梦
想在，灵魂就会生根。耀眼的
光芒将还你一个爱的笑靥。我
要见你！

春天的花鲜艳而芬芳。桃花

灼灼的季节，夏欢终于等来了冬乐
一封奇特的回信——一盘录音磁
带：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微笑，让我
听听你的心跳，美丽的躯体与心灵
的美丽永生！

城乡公共汽车在沙石路上行
驶，如海浪颠簸着夏欢的心，她想象
着见面时的惊喜与欢乐。

开门的是一位戴着墨镜的青年
男子。

“我是冬乐，你是夏欢吧！”熟悉
的声音，亲切的问候，夏欢的心开始
融化。

“这是我给你买的普希金的诗
集，送给你！”夏欢的心开始狂跳！

冬乐伸出了双手，却未能接住
夏欢递来的诗集。“叭嗒”一声，书掉
到地上。

冬乐是一位盲人！
泪水瞬间从夏欢明亮的眼眶里

喷涌而出，她一下子读懂了冬乐自
创自诵的诗，情不自禁地把冬乐拥
入怀中：“今后，我就是你的眼睛！”

从此，小镇上的人们常常会看
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着手，穿过大
街小巷、走过小桥河畔……

在夏欢的引领下，冬乐第一次
走进市电台直播间，生活似乎神话
般美丽。

然而，生活，不全是诗。三年后，
夏欢被诊断出白血病，两只美丽的大
眼睛失去了光泽。

就在冬乐决定捐出一只肾换取
夏欢的医疗费时，市电台主持人告诉
他，有一位志愿者愿意捐献眼角膜给
他治疗失明。

病魔还是夺去了夏欢的生命。
冬乐悲痛欲绝。

主持人帮助冬乐联系了医院，做
了眼角膜移植手术。当冬乐见到光
明的那一刻，主持人交给他一封信,
那是夏欢临终前写给他的：“亲爱的
乐，我说过我是你的眼睛，当你见到
光明的那一刻起，我就在你的眼前，
欢乐是我们的名字……”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30年过
去了，市电台《冬乐读诗》节目仍然保
留着，开头片花是冬乐朗诵的普希金
的《致凯恩》：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
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

泥人十四行
□韩玉光

爱一个人时，我是另一个我
有好的脾气好的谈吐
我彬彬有礼又狂野不羁。
我像是被女娲召回的泥人。
重塑了一遍又回到了生活中。
我可以是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在人群中我是任何人的影子
唯独不像我，唯独不是我。
但我活不成任何人，我的爱
让我只能活成现在的我
像日晷，让时间寄存在阴影里。
又让其不停地流逝，我的爱
亦在其中，消磨着一具幻躯
不分从前的爱还是现在的爱。

偏头痛
□王爱民

在雪上写下你的名字
等着大地推演，我们陡峭的来生。
拐弯的路，紧跟着拐弯的河水
经水锻造的路，骨头坚硬
潭水深处是最疼的泪水
有时候，我们也分别一阵子
像黑夜趟过了黎明。
听到了你来自远方的情话
藤蔓趴在肩膀上，开出了花。
在一只海螺里，煮干了大海
神啊，我吹了一口盲人的月光
灯睁开了眼。
芳草抱绿了天涯。我抱碎

了你的刺
和一个人孤单时，落下的偏头痛

爱情发酵史
□冀 北

在金山陵酒厂，目睹井水
和糯米，相濡以沫的全过程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
她，仿佛坛子里
正秘密进行着一场悠长
且静悄悄的情事，恍惚之中
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过去
和未来，当月亮
拧开黑夜金黄的瓶盖
仿佛天空有多深
尘世就有多深，仿佛
酒井有多深，我们的爱恋就

有多深
我如水的一生啊
似乎只等她瓦解，融合……

一盘还没有下完的棋
□倪宝元

没有楚河，也没有汉界
一个无形的棋盘，让我们半

生纠缠
不分高低。
自从你青春的明媚，轰开我

的城堡
我把所有的盔甲，卸在身后
那些锅碗瓢盆编织的烟火，

就是我给你的
地老天荒。
这些年你进我守，我攻你防
当勇敢的小兵，终于披上战袍
在相视一笑里，我读到了
一种心照不宣。
这是你我还没有下完的一盘棋
今夜，我用经年的月光复盘
任凭身后的城池，一次次被

你占领

一碗水
□刘为红

一碗开水，在时间里凉下来
你用一半，吞服厄贝沙坦片
小半碗，刚好冲泡一包养胃舒
安慰我的嘈嘈切切。
光阴的集成灶
在生活背面
把一颗糖
熬到中年的焦煳味。
硬与苦
把黑发漂白
你的虚胖
抱紧不屈与陡峭。
用一碗水
把日子煮沸

妖 精
□素 手

我上岸的时候
必得水上生云雾
柳枝量过我的腰间
也不知道出处
我有千年道行
不渡你，就要在人群中
让你欢喜，让你糊涂
疼你，又害你
你一介书生
读不懂我渺茫的黑眼睛
读不懂命运邪恶的馈赠
我不老的身子，永远芳香洋溢
让你一边历劫，一边日日夜夜
错把我当成良人

相 视
□董 贺

还能说什么呢，很快被引燃
骨中的柔，抑或眸子里的媚
一道银色的光束，从寒冷
出发，射向春光和原野。
红尘远离，山林中
燕随蝶唤自在；前生茫茫
那位唤你“狐儿”的官人
素手，拨着淡蓝的灯
秀发，掠过玄色的烟云
——芳香、缱绻
——幻境、迷醉。
痴等的人，就在春天
我看见繁星、碧水，和你
正望着我的眼睛

有你的荒原
□何海波

如果你摇下车窗，你一定可
以看见

我站在无边的荒原里
可以看见荒原的尽头
一个人的寂静，有落日那么大。
当然，你完全可以假装什么

都没看见
把摇下的车窗重摇上去
一棵仙人掌的刺痛，才刚刚开始。
荒原上的事，没有对错
错了的统统交给时间
这最后一滴珍贵的水，和眼泪。
很快，你的越野车我的越野车
将重新轰隆启动
带着内心漫天的风暴
还有，一粒沙子的金黄……

起风了
□蒹 葭 REED

黄昏。 起风了
三倍于你应有的体重，笨拙

而缓慢地
一点一点，推着割草机的轰鸣
不会或讨厌的，都是你在完成
我的视觉与听觉，扩散至花园
又凝聚成每一株花草的生机
伟大又渺小。合着雨点、鸟鸣
落下来，砸到我脸上
这片种植过爱的热土
我们从未估量过它的价值
五年、十年、二十年…… 亲爱
我们依旧要在这个院子里
割草、收获
雨越下越大，顺着结满橘子

的枝条

多 好
□涂 拥

明明知道烟草有毒
我还是戒不了
如果戒不掉爱情多好
只有少抽为妙
当烟瘾来临
我尽量拖延时间
一生走得很快
忽略了大把风光
以至于现在要学会等待
像等待昙花绽放
每一分钟都不止60秒
而每一秒又值得煎熬
唉！用这种忍耐做一件事情

多好
用这种心情去爱一个人多好

吴鹏飞在整理快递 顾曦摄


